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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孙宽的画总让人感到一种罕有的
平静与清凉。这平静如夏夜凉亭独坐，
清风带着荷香掠水拂来，一扫尘垢与叨
扰，得一精神之大自在。此种大自在难
得，得之，艺术、信仰之道而已。清人戴
醇士有一则题画跋云：“青山不语，空亭
无人，西风满林，时作吟啸，幽绝处，正恐
索解人不得。”庶几此之谓也。孙宽之园
林画，深曲有致，雅丽清芬，读得愈深入、
愈缜密，它呈现出来的就愈丰富。初读
只觉其繁复、明丽，有精美绝伦之感，如
《清响》，如《院里山水》，花木扶疏，山石
嶙峋，松柏斜倚，一池碧绿，全以精雕细
琢，捧出的是精美的艺术品。让人想起
何其芳的《预言》集，以细腻、精致出之，
如青春流年步入华美芳草地，不放过一
丝美的颤动。然而，清晨案头，深夜灯
下，细细读去，却又有新的发现：那《清
境》里溶溶月色独独照耀的一方院落，那
《秋寂寂》里远离墙院低声细语的枯荷，
那《曲廊流影》里一簇簇撞向廊桥脚下的
内心细语，实是无上清凉世界，流连其
间，俯观仰卧，可抵十年的尘梦。

孙宽在艺术上是有洁癖的。他立亭
台，顺回廊，写水波，堆山石，筑小桥，摹
烟云，但就是不让世俗之物、常态之心在
他的画中有立足之地。这一方宣纸的天
地里，他打扫得干干净净。在他的画里，
甚至从没出现过人！没有人，也就没有
喧嚣和浮躁的飞腾，灰尘落定，才能听到
灵魂的清响，才有了心灵自在活动的场
域。所谓“表里澄澈，一片空明”，“洗尽
尘滓，独存孤迥”正是其画作绝好词语的
转述。一座被画家移到纸上的梦的展览
园，如此之空，又如此之满，珍藏了经世
的赏心乐事与良辰美景。多么谦逊的丹
青之手，从不打扰那些可能的世界，仿佛
是从不忍心打扰内心的一丝期盼，让它
自己呈现，让它们自己说话。我在他的
画里唯一见到的生灵是一只白鹤，她超

迈高蹈，怡然自得，在城市山林间自由生
息。当人世的目光聚焦它时，它如一位
美丽的舞女，单腿独立在桥头，张开的双
翅，仿佛那遗世而独立的美神的化身。

“落花人独立”，尘世的目光被美惊悚停
滞；“微雨燕双飞”，知命的玄鸟默然停驻
在粉墙黛瓦的内心庭院。自由独立的精
灵，抛却了世俗诱惑，抛却了爱欲与纠
缠，抛却了三生三世，甚至抛却了身体与
意念，在纵浪大化中，不喜不悲，不忧不
惧，他在沧浪亭的后花园小径上吟哦之
后，步伐突然加快，从月洞门一竦身，瞬
间遁入近水远山的大平静、大自在。

大哲人黑格尔说："美是理念的感性
显现"。在孙宽这里，园林是审美理想的
感性显现。而且这种显现纯粹是精神的
静观，是与物混化，身心俱融。繁华世
界，喧闹嚣攘，精神之梦无从栖息。而在
这墨色围起来的精神之境中，独有一真
淳之世界。孙宽画过很多园林，有过去
的园林，现在的园林，也有记忆中的园
林，想象中的园林，然统而言之，他画的
其实是一座园林，是园林本身，是元园
林，是承载着他的江南旧梦的艺术精神
的独立显现。这种显现，一方面是发散，
是发抒，静以观物，澄以散怀。另一方
面，也是一种筛选与寻找，期待着在卵石
的花步小筑上，不时走来三两知音，可以
携手赋诗，月下饮酒，花间醉眠，琴上听
声，一了生之烦扰。刘若愚先生说“中国
诗歌里没有时态，这使得它往往带有一
种无时不在、无处不存的性质。”其实，中
国画也一样，它们总有办法让羲皇的车
轮为艺术的线条所羁绊，让时间的金箭
停滞。即使如《一池秋水总宜诗》、《春水
长》这样的作品，它既是季节的，又是超
季节的，既是此在的，又是彼岸的，它呈
现一个时间，又包含一切时间。当我们
化入那纸上的笔墨烟云中，时间的标识
就会被忽略，“坐久落花多”，在物我相对

之中，而沉浸入那萧散、澄明之境中，生
与死、过去与未来、愁与怨，它们的边界
线上都在此消散、模糊。

艺术是生命的自由呼吸。当生命脱
下衣袍和铠甲，真切地意识到它自身，意
识到它必须在自己的身体上呼吸时，艺
术就从主体的影子中站立而起，并走出
来，来到阳光下。宗白华先生说：“魏晋
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
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
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
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
时代。”板结的土壤松动了，精神的灵气
随之逸出。无独有偶，著名美学家朱光
潜先生在他的名作《悲剧心理学》中曾
说过一个故事：伟大的波斯王泽克西斯
在看到自己统率的浩浩荡荡的大军向希
腊进攻时，曾潸然泪下，向自己的叔父
说：“当我想到人生的短暂，想到再过
一百年后，这支浩荡的大军中没有一个
人还能活在世间，便感到一阵突然的悲
哀。”生与死的局限是根本的局限，死
亡凌驾于生命之上，不时显露出它狰狞
的面孔。而艺术则是一个最近的隧道，
这隧道不是遁逃，而是一种超越，一种
无限，是精神向自由的敞开，御风而
行，是拔地而起后四方自由的观照。作
为“有限对无限的乡愁”（约瑟夫·布罗茨
基《哀泣的缪斯》），它给我们提供了一种
精神的慰藉。艺术是一种置换，以一种
伟大的自由精神，将人从庸常生活中超
拔出来，置换到一种超越时间和空间，
超越生与死的美感观照之中，并在此一
观照中导向内心的平静，我们借由艺术
的通道遁入永恒。

孙宽出生于书画世家，自小耳濡目
染、墨香浸润，自小种下了艺术之根。当
然，把眼光放宽一点看就会发现，他的传
承源流更其遥远，那是自沈周以来吴门
烟水的苕苕流淌。“人家尽枕河”的源流

之水润泽无声，轻轻敲击着墙根桥头的
秋思与凝望，他一定是在儿时之梦中就
敏感的把捉到了人生与艺术的真如之
思。他擅长构思，通过不同的构图方式
来表达内心的语言。有时他会忍不住心
底的偏爱，通过单点透视将园林的某一
角单独突显出来，如《秋寂寂》，如《云淡
风轻》，如《水将天一色》。一湾浅水施环
抱，两境梦幻心中寻，他是把一个最美的
梦放在梦境里，在双重的怀想与回忆中
朝着终极之境遨游。有时他通过对比和
放大来一泻胸臆，如《江南旧梦》里近景
是空空的亭子和立于小桥之上的白鹤，
而远景则是一片澹淡的山峦隐于天际，
一种疏朗、淡泊之情跃然纸上。很少读
到孙宽关于自己创作的文字，他似乎并
不太善于表达，而偏好用精微细腻的笔
触来表达内心的丰富。画石头，他并不
一味地堆叠情感的块垒，有时是如风吹
过，那些石头仿佛风的雕塑，是他用锋利
的艺术之刃切下的风的剖面，整齐发白，
在枝柯繁花之间，挣扎欲起，显露着峥
嵘；有时它们突然获得了金刚之身，在
《石不语》《石头记》系列中，那种尖锐、硬
朗，像被突然贯注了勇猛精进的意志；有
时它们春思萌发，缱绻温柔，如在《涉园》
里，浑身沾染了蓊郁、勃发的情思，投射
出那握笔之手后面丰富而多感的内心。

据说李可染先生曾有一枚印章，叫
做“废画三千”，意思是不要因为怕画坏
就墨守成规，要突破创新，同时也是表明
一种老老实实的创作态度，把整个生命
力投进去，如“狮之搏象”，全力以赴。同
样，孙宽在他的园林画的练习与创作上
也是勤勉有加，临习不辍，几十年“搜尽
奇峰打草稿”，念兹在兹，心无旁鹜，佳作
迭出。因了孙宽的这一方云蒸霞蔚的纸
上烟云，我们在欣赏、感叹之余，也终得
一慰心底的江南旧梦。在我们低回、叹
息间，那烟云已氤氲得更其浑厚了……

纸上烟云，江南旧梦
——读孙宽画作

思不群 晨 曦

是谁将黑夜捅破一道口子
玫瑰色的天光涌进来
仿佛再也堵也不住了

世界是一个巨大的漩涡
山川、河流、树木旋转着
中心是我美丽的家园

万物都在等待
那个辉煌的时刻来临
我们庆幸自己打小
成长在祖国和平的怀抱里

父亲踏着朝阳走向田埂
在沟渠上游扒开一道缺口
欢快的水流便哗哗响起
满田稻穗摇曳着金色晨曦

盆栽蕃茄

种在门前庭院里
从一朵小黄花开始
招引得蜂蝶频来造访

每日浇水、施肥、搭架
精心呵护打理
小小的果实在枝头
一点点膨大

清晨的鸟鸣将我唤醒
便早早守在一旁
期望见证生活中每一处细微变化
不愿错过它们生命里所有重要时刻

正午的阳光下
轻轻抚摸着
仿佛长大的女儿
一张张饱满的面颊
渐渐泛起羞涩红晕

诗二首
廖仲强

据汪洋遗址出土文物考证，早在
五千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望江县境就
有人类活动。东晋义熙元年（405）始
置新冶县。隋开皇十八年（598）名望
江县。宋、元、明、清时属安庆府，
民国期间属安庆道、安庆专员公署，
建国后属皖北行政公署安庆专署、安
庆地区、安庆行政公署、安庆市。

望江，古雷池所在地，安徽西南
门户。“三山六水一分田”，曾经是望
江县地貌的真实写照。从某种程度上
可以说，望江自有人类活动以来的几
千年的历史，就是拓荒、围垦的历
史。一代接着一代，勤劳的望江人民
坚持向水而生，拓荒、围垦历史的文
字记载可上溯到三国吴屯兵皖河兴建
西圩。据1995版《望江县志》载：清
代，皖河流域围垦渐多，先后建圩47
口，耕地75251亩。民国时期，围垦中
心转移到沿江洲区，先后建圩23口，
耕地163740亩。解放初，经过整修和
兼并，全县有圩口53口。1959年大兴
围湖造田，从围垦大漳湖开始，至
1976年大治圩建成，先后建圩169口，
耕地 154721 亩。1987 年全县有圩 222
口，控制面积482.92平方公里，耕地
357512亩，拓荒、围垦成田总面积占
全县总耕地66.73%。。圩堤总长724.38
公里（其中沿江堤长98.14公里，沿河
湖堤长626.24公里。保护面积万亩以
上的圩9口，耕地235374亩；万亩以
下千亩以上的 58 口，耕地 111502 亩；
千亩以下的155口，耕地10636亩。

在与水博弈求生存谋发展过程
中，望江人书写着可歌可泣的壮丽诗
篇，彰显出现独特的精神风貌。

围垦：时空背景的双重选择

1、瓦屑坝·移民·被迫选择

翻开县城、沿江以及后山土著大
姓宗谱，在卷一总系中总能找到这
类字句：“某某公于明季(初)自江西饶
州鄱阳瓦屑坝迁”“……先祖来自江
西瓦屑坝”“……明洪武某年迁自瓦屑
坝”等等。

根据《明史》《明太祖实录》及大
量家谱记载和文史专家考证，洪武年
间江西向湖北、安徽、湖南和江苏共
移民二百一十余万人。在明洪武二十
四年(1391)安庆府的约42万人口中，大
约有28万多江西移民，其中约20万来
自饶州，迁自瓦屑坝的有10万人，占
饶州籍移民的一半。6个世纪过去了，
这10万瓦屑坝人的子孙已经植根在江
淮大地，成为安庆人的重要组成部
分。上海复旦大学教授葛剑雄和上海
交通大学教授曹树基的 《中国移民
史》 等诸多文献资料也显示：桐城、
宿松、望江、潜山、怀宁等安庆市的
属县中大部分人是瓦屑坝移民的后裔。

含望江县在内的安庆府移民，
源自江西瓦屑坝有着特殊的历史文
化背景。

（一）明初大移民
元朝统治中国仅有短短的八十九

年（1279—1368年），它是在军事暴力
征服宋王朝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政

权。元朝是以蒙古族为主体的蒙汉等
各族地主阶级的联合政权、阶段压
迫、民族压迫及政治腐败与落后的生
产方式，使之成为一个野蛮、落后的
朝代。到了元中后期时，突出地表现
在土地占有关系上的严重贫富不均，
广大农民因丧失土地沦为“流民”。流
民的生活，正如张养浩的长诗《哀流
民操》所说：“哀哉流民！为鬼非鬼，
为人非人。哀哉流民！建树食其皮，
掘草食其根。哀哉流民！死者已满
路，生者与鬼邻……”。

在长达十六年的战争中，朱元璋先
后灭了张土诚、方国珍、陈友谅等起义
军势力。1367年，朱元璋灭东吴后进军
中原，进取山东、收复河南，北定京都，
结束了元末群雄混战的混乱局面，于
1368年建立了大明王朝。朱元璋接手
过来的是一个烂摊子，战乱后给社会带
来的现状是社会动荡不安，到处是满目
疮痍，残垣断璧，遍地哀鸿，到处积骸成
丘居民稀少，民不聊生。

出身贫贱的朱元璋，深深地了解
农民被哉乱蹂躏的苦难。如何巩固取
得的政权和经济基础，恢复和发展农
业生产，安是社会，成了朱元璋的当
务之急。朱元璋说：“丧乱之后，中原
草莽，人民稀少。田野辟、户口增，
此正中原之急务。”洪武三年，时任郑
州知府的苏琦给朱元璋奏言“时宜三
事”。其一为屯田积粟，以示长久之
规；其二选重臣驻边镇，统辖诸蕃；
其三垦田以实中原。奏言中明确指
出：“自辛卯河南兵起，天下骤然，兼
之元政哀微，将帅凌暴，十年之间，耕
桑之地，变为草莽。方今命将出师廓清
天下，若不设法，以实中原，悲日久国用
虚竭。为今之计，莫若计复业之民垦田
外，其余荒芜土田、宜责之守令召诱移
未八籍之民。”随后，户部郎中刘九皋、
国子监宋纳等人也奏言朱元璋：“古者
狭乡之民迁于宽乡，盖欲地不失利，民
有恒业，……宜令分丁徙居宽闲之地，
开种田亩，如此则国赋增而民生遂矣。”
朱元璋采纳了他们的建议，决定在全国
范围内移民屯田，奖励开垦的战略决策
如是北方“山东地广，民不必迁，山西民
众，宜如其言。”“南方则江西、湖广，湖
广坝四川。”官方按“四口留一、六口留
二、八口留三”的办法，拉开了明初大移
民的序幕。山西洪洞大槐树和江西饶
州瓦屑坝，因而成了明大移民集结地。

（二）作为移民聚散地的瓦屑坝
瓦屑坝本是鄱阳湖畔的一个古老

渡口，是明初移民的集散中心，政府
官兵将被安排移民的对象聚集到瓦屑
坝，然后上船遣送到目的地。

瓦屑坝铭记了大移民的历史，历
史为何选择这么一个鄱阳湖畔的僻静
的小村，作为移民聚散地？其一，饶
州是江南富饶之地，这里人口稠密、

生产先进、农业发达，多位史学家说
到瓦屑坝成为移民聚散地时，都认为
这里因免于战乱而人口稠密。元末明
初时，长江以北战火纷飞，各地出现
土地荒芜和骸成丘，居民稀少时，而
饶州“因为当地人吴宏、于光组织民
众保土安民，所以人口没有大的损
失，”从而使饶州各县成为宽乡。其
二，鄱阳是当年饶州府府治地。移民
是朱元璋的重大决策，移民是政府行
为，必须由官府办理。鄱阳是饶州府
政治中心，政府的行政命令，必须通过
府再到县，抓住了府、县自然办事。如
果各县自行办理移民，不便于组织管
理，当年饶州府管辖鄱阳、余干、万年、
浮梁等七县属江浙行省，选择府之治所
鄱阳为移民聚散地，是理所当然的事。
再从鄱阳地理位置看，鄱阳面濒鄱阳
湖，北望长江，南接乐安，信河诸水，沿
水路上下可与余干、乐平、鹰潭、南昌及
湖北、安徽州甚相通。古鄱阳是饶州的
水运枢纽，周边县的移民均能乘船直至
府治地鄱阳集中。移民在瓦屑坝上船
后，即可通过四通八达的水路送出鄱阳
湖，经长江到达湖北、安徽、湖南诸州
县。其三，鄱阳县莲湖乡位于县城城西
十余里的鄱阳湖区，是个四面环水的孤
岛，而瓦屑坝地形又成半岛形状，饶州
府各县移民到达瓦屑坝集中，在这个半
岛状的瓦屑坝，既能防止移民逃离，又
便于府官司员来往县城，加强管理及办
证迁移。移民们从瓦屑坝乘船，过鄱
阳湖到达湖口，然后顺长江而下，到
达安徽各府县，逆长江而上，可到达
湖北各府县，瓦屑坝凭着这个特殊的
地理位置，成为江南移民聚散地是可
以理解的。

（三） 包括望江县在内的安庆府成
为移民接收重地

江淮大地处于中国南北相交之
地，在分裂时期往往沦为战场。1127
年金灭北宋后，江淮之间既是金军南
侵的必经之地，又是靠近宋金对峙的
前沿，原有人口或随南迁洪流而走，
或在战乱中死亡，留下的人数有限，
新迁入的更少。安庆府所属的淮南西
路，在整个南宋都是人口最稀少的地
区之一，以至在元朝数十年间也没有
恢复元气。

元朝末年，江淮和长江中游反元
起义风起云涌，此起彼伏。安庆一带
战略地位重要，是不同的起义军和元
军争夺的焦点，残酷的争夺战持续多
年。元至正十一年(1351)八月，彭莹
玉、邹普胜、徐寿辉等在湖北蕲州、
黄州一带起义，次年徐寿辉就率部沿
江而下，围安庆城，攻下周围各县，
并继续东下。十一月，徐寿辉大举攻
安庆城，无功而返。至正十五年，徐
寿辉势力复振，攻占湖北沿江府县，
安庆府又受战祸波及。次年，余阙被

元朝任命为江淮行省参政，驻守安
庆，徐寿辉部将赵普胜攻安庆失利。
至正十七年，朱元璋部四出扩展，击
败赵普胜和元军，占据江南的池州(今
贵池地区)，逼近安庆。陈友谅与赵普
胜率军包围安庆。至正十八年，陈、
赵军攻克安庆，余阙自杀。四月，赵
普胜夺取朱元璋占据的池州府。至正
十九年，朱元璋军西进，与陈友谅军
激战，四月收复池州，九月破潜山，
十月攻安庆不克。二十年，陈友谅杀
徐寿辉后称汉帝，率水军东下攻朱元
璋的基地建康(今南京)，大败而归，朱
元璋军乘势攻下安庆。二十一年七
月，陈友谅将张定边攻陷安庆。八
月，朱元璋亲率徐达、常遇春西征，
收复安庆。但江西、湖北大多还是陈
友谅属地，安庆以北也非朱元璋所
有，安庆一带并未脱离战祸，直到至
正二十四年(1364)朱元璋彻底消灭陈友
谅余部后才恢复安宁。

十几年间，安庆多次易帜，在旧
政权维持无望、新政权统一尚未来临
之时，争夺的各方都不会顾及百姓的
生命财产和地方的长远利益，残酷的
报复和仇杀、毁灭性的破坏和掠夺在
所难免，安庆及府属各县遭受的浩劫
可想而知。到朱元璋刀枪入库、马放
南山时，安庆府留下的人口已少得可
怜，大片土地只能任其荒芜。

600多年前朱元璋称帝并定都南京
后，将现在的安徽地区划入直隶，重
点经营。为了迅速恢复和发展江淮流
域的经济，大明王朝陆续大规模移
民，其中，江西“填湖广，移直隶”，
于是不断有鄱阳湖一带的居民循水路
向江淮之间迁徙。因为战乱等原因造
成人烟稀少的安庆府，自然成为了移
民重要的接收地。

移民的强制性、残酷性至今在包
括望江县在内的安庆方言、习俗中依
然留存。

“解手”——为防止逃跑，移民对
象是一队队、一拨拨用绳子捆住双
手，纵队而行。途中有的人要大小
便，就朝军士喊“解手啊解手”。渐渐
地，“解手”成为大小便的代名词。

独特的厝柩习俗——移民迁到安
庆府后，时刻都饱含着迁回原籍的热
望，即使人死后也不愿马上埋入土中，
只停柩于地面，期待突然接到命令回迁
时方便。但年复一年，天长地久，人们
觉得无回迁希望后，只得再埋入土中，
但还对回迁抱有幻想，浅埋委棺，可见
民心所向是迁回原籍的，只有政府长时
间实行高压政策，才保证了移民定居安
庆。移民的思乡情结因此形成了包括
桐城、宿松、望江、太湖、潜山在内的安
庆府独特的埋葬“两步法”。这在全国
是独一无二有的。

与移往安庆府中的所有移民一

样，元末明初，一批又一批的古望江
人被迫在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生存，
铸造全新的故乡。

2、水乡泽国·围垦·主动选择

长江流经望江县域57公里。按现
在江堤计，上起周家湾，下抵漳湖
闸，加上东隔堤和皖河管理段，全长
72公里。濒临长江的望江县地理拥有
的三个基本特征，决定了雷池儿女唯
有拓荒才能求生存发展。

特征一 水域宽阔，属“水乡泽
国”。东晋庾亮《报温峤书》云：“吾
忧西陲过于历阳，足下无过雷池一步
也”。古雷水自湖北黄梅东流，经安徽
宿松至望江县东南积而为池，称为雷
池。之后自此以下东流入江。南朝
（宋） 文学家鲍照在 《登大雷岸与妹
书》中描述：“南则积山万伏，争气负
高”；“东则砥原远隰，亡端靡际”；

“北则陂池潜演，湖脉通连”；“西则回
江水指，长波天合”。除“积山”指的
是江南远山外，余者证明了“大雷
岸”四围都为水所环绕。

明朝万历二十二年（公元1594年）
望江县令罗希益为第三届县志写的序
文中说：“望之为邑也，面江枕山，诸山
奔腾蜒蜿，势若饮江，洪涛素炼，天堑横
绝，畴不号称奇观”。康熙五十四年
（1715），主编望江第六届县志的沈镐先
生在他的《雷水论》中说：“黄之诸泽，宿
之众湖皆雷水所为也，而入成巨浸……
望之四泽，可统名之曰雷水，而又漫，而
与皖水相通，由炼坂趋皖口同为张港以
入江，此雷水始终分合之大概也”。由
此可见，古时江堤未兴，沿江一带沙洲
尚未连片，泊湖与武昌湖相通，夏秋之
秋，江水上涨，望江的大地只有两条龙
脊，其他都是水。这也正如清人沈镐先
生在他的《形胜论》文中描述的那样：

“然二茗自分两支，一支从大茗之巅南
下为分亩岭，穿石灰山，走长岭，一折而
为祈雨山，再折而为石牛山，又折而为
七里岗、五里墩而作县，其左界则武昌
湖之水，右界则泊湖之水也；其一支从
小茗山之巅，北下而走太境作鹿磨山，
折转陶山东出，又北折横开中起入望
境，下平岗东走而心赛口，其左界则龙
口河之水，右界则武昌湖之水也”。

特征二 水旱灾害频繁。古时望
江对长江敞开着大门，让江水直进直
出；又对后山的洪水敞开着后门，让
其流失泛滥。故灾害多之，就可以想
象了。明朝万历年间县令罗希益有过
一段分析过望江旱涝灾害频繁和它的
基本原因的论述：“然谷水之出也，无
宽塘大陂以储之，稍一旱不得享水之
利；江水之溢也，无高堤曲防以障
之，稍一涝不免受水之害，物力之
绌，端坐此矣”。据乾隆县志对清朝顺
治以后的“灾异逐年记载，从顺治三
年（1646）到乾隆三十二年（1767）这
121年之间，发生大小水灾24次，平均
五年一次，发生旱灾9次，平均十三年
一次。其实中大的水旱灾害同时发作
的有2次：“顺治三年丙戌大旱，八年
辛卯夏四月初七日大雷雨，茗山及横
山俱起蛰蛟，千百亩田舍漂没”；康熙
年间，“九年庚戌五月大雨伤禾，积40

余日。冬十一月大雪，至十二月尤
甚，城中深数尺，四乡庐舍被压坏，
贫者不能出户，冻饿死者甚众……冰
上牛马通行”。少有的是康熙五十年至
五十三年连续4年“大水又大旱”。道
光二十八年到三十年（1848—1850）又
连续三年大水灾。

史料表明，望江历史上水旱灾害
是水灾为重、为多，而且是江水为害
最多。现在全县各地还残存着当年江
水为害的痕迹。如赛口汪洋庙一带，
武昌湖四周的象嘴、郭河嘴、汪公坟
一带，所见到的高有十几公尺甚至几
十公尺赤壁悬崖，陡坡陡坎，都是当
年江湖相通，夏秋之间，经常巨浪滔
天，冲击山岗岭脚留下来的历史见证。

特征三 大面积的深积沙洲，形
成荒地。望江历史上既称泽国，不仅
灾害频繁，土地面积也很少。清代安
庆府所属怀、桐、潜、太、宿、望六
县之中，望江居其末，有“弹丸之
邑”这称。据乾隆县志记载：“明嘉靖
元年 （1522） 官民田地塘亩两千六百
六十九顷三亩一分（古制一顷为一百
亩）；“乾隆三十三年 （1768） 各项钱
粮全书科则印稿载原额田两千六百七
十顷四十六亩五分”。上述数字表明，
自明朝中叶到清朝盛世乾隆这240余年
间，全县的土地面积都在26万7千亩
左右，变化程度很小。土地面积虽
小，但沿江、沿湖水域宽广，水域中
大面积的沙洲和湖滩逐年形成。这是
长江和华阳、皖河两大河流拥载上游
大量流沙沉积的巨大作用。

清人沈镐先生在他的 《雷沙论》
一文中说：“外循江，内循水，跨宿入
望过杨湾，东北过吉水沟，又东北过
雷港，又北过路灌，又北过新沟及出
望境而趋皖水，尽于郡城 （指安庆，
笔者注）之西岸，始终三而余里，虽
所在异名，皆雷沙也”。可见在270多
年前，从宿望江交界一直到安庆的西
门外，大面积的沙洲就已露端倪。

沙洲形成之后，如同目前的江心
洲、玉带洲一样，在一个相当长的历
史时期内，是芦苇杂草丛生、獐兔出
没之地。人们为了利用它，经过简单
的培植，成为收入相当可观的芦苇场
或湖草场。这些柴草场在清代有国有
的、有姓氏公堂所有的，也有地主或农
民个体所有的。而且这些柴草场都和
田地丁口一样，向国库交钱粮税。据乾
隆县志记载：芦课银二千六百五十六点
九两。到民国年间就更多了，如民国九
年因灾呈准缓征望江钱粮银元一万二
千三百八十七元中，芦课即占三千八百
六十九元。许多湖草场，直到1959年冬
大开荒之前仍然存在，如泊湖的“八百
吊”、“八两缺”、“三段”、“四段”等就是
因划分柴草场而得名的；皖河水系的

“廖家大场”和大湾一带，也有大片的
芦柴湖草场。昔日，每年春秋两季打
湖草和砍芦柴季节，这些地方都是日
有千人劳作，夜有万盏明灯，肩挑车
拉，川流不息，热闹非常。

面对如此恶劣的自然环境，作为
移民及其后代，望江人始终积极应
对，主动作为，以“围垦”的方式开
创出全新的天地。 （待续）

望江县围垦史探源（一）
张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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